
书书书

!""#：$$%%%& %’()& *+& +,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物理

追怀吴健雄教授

冯- 端
（南京大学物理系- 南京- ./0012）

- - 我有幸结识吴教授是在 /132 年，当时吴健雄教
授暨袁家骝教授初次回祖国大陆访问。她在南京大

学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即席发言，谦虚地声称向母

校汇报她去美国求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经过，给我

以深刻的印象，并从而受到莫大的启迪和教益。

/14. 年吴教授再次来南京大学讲学，作了一系列的
科学报告，又一次受到教诲。 /11. 年吴教授和袁教
授第三次访问母校，当时陆琰教授与我合编《半个

世纪的科学生涯———吴健雄，袁家骝文集》正好问

世，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一再得到两位教授的指示和

帮助。其中一些文章也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一位物理

学大师的理解。

吴健雄于 /125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，随即
去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，随后转到位于上海的中

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，在顾静薇教授指导下进行光

谱学的研究工作。 /126 年赴美国留学，当时联系的
是去密歇根大学物理系（这是顾教授的母校，也是

当时中国留学生集中之地）进行光谱学方面的研究

工作。但是当她途经旧金山时，原打算只停留一周，

却在参观了 7*%89,+9 教授领导的回旋加速器实验
室之后，就改变了计划。她领悟到利用回旋加速器

来进行核物理学研究更加具有发展前景。值得一提

的是，带她去参观加速器实验室的正好是袁家骝先

生。促使她去 :98;9(9< 加州大学求学的另一动机，
是感到自己英文底子不够好，那里正好没有中国留

学生，可以鞭策自己锻炼英语。她在加州大学读研

究生课程时，勤奋好学，又得到名师指点，=9>8? 教
授、@##9,!9)A98教授都教过她的课。由于学习成绩
优异，获得了奖学金。她很怀念当时的系主任 :)8>9
教授对她的关怀和器重。她的博士论文的导师就是

发明回旋加速器的鼎鼎大名的 7*%89,+9教授。她遂
成为在回旋加速器上工作的第一位女科学家。

当时加州夏季炎热，实验室尚无空调，由于她的

在场，使男同学们虽然汗流浃背，仍不好意思赤膊上

阵。 7*%89,+9实验室提供了从事核物理实验的优良
工作条件。但是 7*%89,+9 本人是个大忙人，他的论
文指导仅仅是托人带来了一个口信给她，“告诉吴

女士，她的论文题目是韧致幅射”，下面的事情就全

靠她自己了，有关实验技术上的问题，她求教于她的

美国同学，特别是 BCD98" E)(FC,（后来曾任费米国家
实验室主任），牧区出身，动手能力极强，给她不少

帮助。于是实验室工作得以进行了，但用来解决什

么物理问题，心中依然无数。幸好有名的物理学家

G98A)来参观访问她的实验室，就和她谈他自己提
出的韧致辐射理论。她恍然大悟，使她明确了论文

的目标，就在于检验 G98A)的韧致辐射理论，终于完
成了一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。

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，她留在 7*%89,+9 实验室
工作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她成为最早参加以制

造原子弹为目标的 H*,!*""*, 计划的女科学家和中
国科学家。吴健雄教授是实验物理学家，但最感兴

趣的是用实验方法来解决基本的物理问题。她对理

论物理有很好的素养，乐意于和理论物理学家交往。

她和 I*’() 交情很好，也熟识 @##9,!9)A98，G98A)，
G9<,A*,和 H*8F!*; 等人。她喜欢和理论物理学者
一起进餐，便于讨论物理问题。她进行检验宇称是

否守恒的实验，就是和李政道博士、杨振宁博士讨论

的结果。由于这项实验需要在极低温条件下进行，

哥伦比亚大学无此条件，就必须到华盛顿美国标准

局的实验室进行。在 /1J6 年严冬，她经常跋涉于纽
约与华盛顿之间，有时深夜马路上空无一人，她却乐

此不疲。她是一个好的学术带头人，能感召她的合

作者共同效力。例如，在实验室中需要一种硝酸铈

镁单晶体，就是由她的女学生 H& :)*K*")周末在家庭
厨灶上首先培养出来的，然后再在实验室中进行更

加有效控制的单晶生长。在检验宇称不守恒的实验

取得初步结果之后，尚未发表，她告诉了李政道博

士，李政道博士非常兴奋，就将这一信息传了出去。

她感到惶恐不安，十几天没有睡好觉，因为对这一新

结果是否可靠她尚无十分把握。 如果站不住脚的

话，岂不贻笑大方。她反复考虑并设计方案来否定

这一结果。只有当所有否定的企图均以失败告终以

后，她才放心地将她的结果在 I!<F)+*( B9K)9% 上发
表。

/1J3 年 / 月 /J 日，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集
紧急会议，向公众宣告戏剧性地推翻了物理学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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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基本定律，即被称为宇称守恒的定律。次日，纽约

报刊出头版标题“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宇称守恒在

实验中被推翻”。这个新闻闯入了公众的视野，并很

快传遍世界，如同那时候剑桥大学 4- 5- 67082( 教授
在一次讲演中所描述的那样：“冷僻的语句‘宇称不

守恒’如同新的福音环绕着地球”。

吴健雄说：“像通常那样，在一个重要发现以

后，我们被邀请就我们的实验去讲演、去交谈、去出

席会议。”终于，美国物理学会于 9 月底在纽约举行
年会，宇称不守恒主题被安排在一个过期论文的会

议中。后来，:- :- ;177<, 用他生动诙谐的笔在美国
物理学会公报 $（9’=# > =&）上记下了这次会议的盛
况：

“此外，在星期六下午，规定我们自由使用的最

大讲演厅中塞满了如此之多的人，他们中的一些除

了没有将自己挂在灯架上以外，什么都做了。”

在 9’&" 年首次回母校，她谈到成才之道：“我相
信做学问最需要的条件是对该项目需有特别浓厚的

兴趣，因为对学科或问题有兴趣，便会集中精力，继

续不断去思索它，研究它，否则就等于通常一般人对

付日常职业和生活，不过肤浅地尽责而已。但是单

靠兴趣和灵感还是不够的，一定要有广泛的见识和

深透的了解，然后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值得集中

精力与时间去研究，在目下简陋的设备下，及有限的

时间内，它的成功率究竟够不够大？应该选择从哪

方面着手最好？回答这些问题，就应该先从参考书

及杂志上收集资料，再与同事们作详细讨论。

“9’?=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之前，我就开
始考虑我须从国防工作（原子弹）回到战前从事的

原子核物理学基础研究上去。刚巧我听说哥伦比亚

大学有一台相当大的无铁、圆筒形的电磁性 ! 谱
仪，在战争开始前已存放在离校相近的货仓中。 现

在战事快要结束，系中就派了大卡车去搬回来。 停

战以前，我通常是在纽约城内作六天研究工作，星期

日回到普林斯顿家中休息一天。战争结束后，我在

星期五晚上搭火车回家，星期一清晨赶回来做研究。

普林斯顿大学有座完美舒适的图书馆，而且是日夜

开放的，让教职员和学生自由出入。我就利用这个

机会，用几个周末时间，遍览关于 ! 衰变的书刊，做
了一个很简要的关于其理论及实验方面的总结，使

我对于 !衰变的历史、发展、现况及最关键问题看
得比较清楚。这对于我专心致力与研究 ! 衰变及它
与弱作用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。

“中国有言，‘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’。现在

仪器和探测器都是越来越精确，也越复杂，他们的优

劣高低与研究结果有极大的关系。不要将它看作一

个黑匣子，如能深入地了解，或进一步自己改进设

计，便更胜一筹了，所以对探测器，应该有特别的体

会和心得。

“研究的时候要聚精会神，注意观察，反复考

证；发生困难时，不可气馁，再接再厉，解决困难，终

有胜利的一天。实验的乐趣，便是在最后得到完满

结果的时候。越艰难，越激励，也越兴奋。上面所说

的是我对于做学问的一点经验，也许是老生常谈，但

对我的助力却无穷无尽。”

上面引用的是这位实验物理学大师的见道之

言，值得大家一起来学习和关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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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“做学问就得认真学习，认准目标，坚决向前走，没有捷径，也不能遇难而退，半途而废。”
———吴健雄

“一个人不会光靠着聆讲听课、熟背公式或是进行例行公事的实验，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科

学家。“更为要紧的是培养究竟事理的习惯、冒险的精神以及观察和推理的能力。”———吴健雄

“永远不要把所谓‘不验自明’的定律视为是必然的。”“科学不是静态的，而是永远在成长

和动态的，对长期确立的学说表示怀疑的勇气，以及不断追求证据和证明，是推动科学前进的

力量。” ———吴健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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